本檔案未經整理
基督徒的分辨神類與中國人的「涵養」與「省察」


                   胡國楨


分辨神類在基督徒靈修生活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因為透過正確的分辨，才能在生活環境裏找到天主的旨意，而遵行之。


耶穌勸人慎防假默西亞(瑪廿四4~5)，而該以辨別時代徵兆的方式體認默西亞時代的來臨(瑪十六3)。聖保祿勸人「應當考驗一切，好的應該保特，各種壞的要遠避」(得前五21~22)，這裏說的「考驗」就是分辨的意思。聖若望的作品中也充滿了類似的警語和勉句(尤其若望壹書)。


梵二時代，教會也很重視分辨神類在靈修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司鐸的使徒靈修為例：梵二所頒「司鐸職務與生活法令」指出，司鐸應「順聽基督聖神的養育和領導，以便在靈修生活上得以穩定」(12節)；也應把「時常準備不徇私意，而只尋求派遣他們者的旨意」的「心靈狀態」視為從事司鐸職務時，「最需要的德行」之一(15節)；還應當「欣然聆聽信友的意見，友愛地考慮他們的期望，承認他們在人類活動的各種領域所有的經驗與專長，好能和他們一起辨別時代的徵兆」(9節)。由以上的引文1.，可知司譯使徒性靈修的分辨神類心態，不只該應用來從事個人的分辨，還應有團體分辨的能力。


不單是司鐸，所有基督徒都應培養這種分辨神類的基本心態。不只是在使徒性的工作方面，日常生活裏也應有個人及團體分辨的能力。

一、何謂「分辨神類」？


分辨神類。「神類」究竟何指？是指我們做人處事、行動言語時在內心所有的一些推動力。這些推動力能影響我們判斷事物，啟發我們行事動機，誘導我們意志動向，甚至決定我們做人處事的標準。


分析形成這些推動力的因素：部分來自理智思考，及因其而獲得的知識、經驗、與對宇宙萬事萬物性質的了解與把握；部分來自情感好惡，及因其而產生的情緒衝動；還有部分來自一些莫名其妙的「靈感」，這些「靈感」既不是由理智思考而得的結論，也不是因情感好惡產生的結果。


毫無疑問，上述三個因素彼此間是會相互錯綜影響的。理智思考有時會改變情感好惡；情感好惡有時也會壓制扭曲理智思考的方向；至於那些莫名其妙的「靈感」，也常常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遙控著我們理智及觸動我們的情感。假如我們做人處事，毫不加以分辨地就隨我們內心所有的推動力而行，不管這推動力所來何自，不辨視這推動力是否由「仁愛」「慈善」的情感所萌發，也不考量依此動力推動的方向行事是否合乎宇宙萬事萬物變化事實的理則：如此行事，依常理判斷也是不可的。辨別這推動力的導向，審視它是否帶領我們走向更真、更善、更美、更聖的境界，便稱為「分辨神類」。


這些被稱為「神類」的推動力，總括起來有兩種：一種有益於人格的成長，順着這種推動力而做人處事，正是合乎天主聖意，讓我們走向更真、更善、更美、更聖的境界；在依納爵神操傳統裏，稱這種有益的推動力為「神慰」。另一種有害於人格的成長，若順着這種推動力做人處事，必定與天主聖意背道而馳，會讓自己愈來愈陷入罪惡的深淵，為私慾偏情及世界邪惡勢力所控制，而不能超脫自拔；在依納爵神操傳統裏，稱這種有害的推動力為「神枯」2.。依納爵神操書中建議：初步從事神修生活的人在做神類分辨時，應該先設法在表面上分清這兩種推動力的面貌，順從有益的一種生活行事，預防並抵制有害的推動力影響我們3.。(上述屬神操書分辨神類規則甲組)

是否每一個由表面看起來是「有益」的推動力(神慰)，都真正有益，可幫助我們的人格成長？並不盡然。所以在依納爵神操傳統裏，強調一個人格已發展到某一程度、不再以本能的滿足作為自己人生目的的人，還該進一步在思考及行動的開始時、過程中及完成後作反省，細細考察這一看似「有益」的推動力，是否使思考及行動的結果變得比開始時的狀況差些？推動的方向若不合乎宇宙萬事萬物的變化事實理則，雖然這推動力是由「仁愛」「慈善」的情感所發，看似是「有益」的，但終究會顯露其「有害」的本質。一個度神修生活的人，應不斷地在生活中做這種反省，以便能熟悉這種看似有益、其實有害的內心推動力，體驗並設法了解類似的推動力慣常發生影響力的方式，逐漸讓自己意識到這種「假神慰」的詭計，使它愈來愈不會使自己受騙，而順其行事4.。(上述屬神操書分辨神類規則乙組)
二、中國傳統學者的類似智慧


中國傳統學者為學做人首重修養工夫，修養工夫的第一步就是分辨。大學之道三綱領之首就是「明明德」，而要終於「止于至善」，這就是我們所謂「分辨神類」的一種表現。


宋明理學家(至少程頤、朱熹一派)所努力建構的一整套哲學思想體系，由其本體論、宇宙論、人性論、以至修養論的終極目的，就是希望在肯定「天命之謂性」的「人性本善」的基礎上，以理論確立「人在這私慾橫流的有限世界中，能成聖成賢、上合天理天德」的可能性，並且找出一修養途徑，幫忙人完成「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一章)的「中和」境界。


「喜怒哀樂」程朱派學者稱之為「情」，是人心發動時的第一個表現。按照正統儒家的說法，人心中所存有的完整「人性」——由天命而來的天理之性——是純善的，良心、良能擁有「仁義禮智」之道體本身。道體本身是執中而不偏不倚的。所以，平日在人心尚未發動有所表現之前，應做「涵養工夫」，令整個人的存在時時處於「中」的境界。

可是，人心不可能永遠不發動，而促使其發動的推動力又不是那麼單純，因此人心發動時所表現的喜怒哀樂，就不能被保證一定合乎「中」道——天理之性，良心，良能擁有的「仁義禮智」道體本身，也不一定就會被表現得得當。所以，人的修養工夫的目的，就在如何使人心每一次發動、有所表現時，都能「中節」；也就是能避免受不當推動力的影響而做出有偏倚的表現。若然，就達到了「和」的境界。一個人若能達到既「中」又「和」的境界，他就達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境界了。這境界換句話來說，也就是「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凶」(易乾文言)的天人合一境界；用基督徙的術語來說，就是「合乎天主聖意」了。如何才能達到這個「和」的境界？應有「省察工夫」——「隨事省察，即物推明」(朱子文集卷六四)。

他們所說的「涵養工夫」，廣義的說，應包括大學八條目中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四個步驟。朱熹強調：


「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纔見成兩處便不得。」(語類卷九)

「存養與窮理工夫皆要到。然存養中便有窮理工夫，窮理中便有存養工夫。窮理便是窮那存得底，存養便是養那窮得底。」(語類卷六三)

在平日、心尚未發動之前，要用功考察宇宙萬事萬物的基本性質(理)，徹底了解並把握其變化及不變的理則，這是天理天道流行的根本原理，也就是令「天地位，萬物育」的基本法則，「仁義禮智」道體本身的顯現必依此而行。人心發動、做人處事若能合乎這些原理法則，必然會「中節」，仁義禮智、良心良能必定自然流露。徹底了解並把握這些宇宙萬事萬物基本性質的工夫，就是「格物、致知」，或稱「窮理」。既了解並把握住了這些基本性質，就應該堅定自己的意志，誠誠懇懇地接受，不再使心猶疑，受其他有所偏倚的觀念或理論影響，此乃以「敬」的心情來行「誠意、正心」的工夫。


至於他們說的「省察工夫」，又是如何？朱子說：「隨事省察，即物推明。」即使上述的「涵養工夫」做到了，每次心發動時的推動力是否一定來自自己已守好的「誠意、正心」呢？若然，必定「中節」。可是誠如本文前節所說，心發動時可能受莫名其妙的「靈感」的影響，即使涵養工夫做得再好，仍不能保證必定「中節」，所以事後的省察很重要5.。省察一方面可以避免自己在「已發之際」受到人欲之私的影響；另方面亦可在「已發之後」，考量自己是否完全堅守「敬」的態度，面對那些「不當」的內心推動力所影響；而且也可考量已發的每一行動事物的動向，是否合乎前述「窮理」所得的宇宙事物基本性質的變化或不變的法則，可以做繼續「涵養工夫」的基礎。

以「敬」的態度，不斷地做涵養及省察工夫，兩者都須重視「格物致知的「窮理」工夫，如此就有可能在人格上逐漸成長，達到事事「致中和」的境界。此即朱子所謂：


「已發未發，不必太泥。只是既涵養，又省察。無時不涵養省察。若戒懼不睹不聞，便是通貫動靜，只此便是工夫。……若謂已發了，便不須省察，則亦不可。如曾子三省，亦是已發後省察。」(語類卷六二)

「格物致知」的「窮理」工夫最重要，是涵養及省察二者之根本，朱子也曾提及：


「思索義理，涵養本原。」(語錄卷九)

「大本用涵養，中節則須窮理之功。」(語錄卷六二)

至此，我們大體可以肯定，程朱一派學者主張的修養工夫所包含的「涵養」及「省察」，相當於依納爵神操傳統中所強調的分辨神類，而且已超過了甲組的規則，更相似讓靈修生活已達某一程度的人實行的乙組規則了。

三、「易經」在修養工夫及分辨神類上的用途


「易經」在一般人的眼中，是一本相當奇特而神秘的書。碰到它的第一個思想必定是「卜筮之書」，用來算命的術數迷信玩意兒，沒有什麼道理。如果我們真的只是如此看的話，就太寃枉它了。


誠然，易經的卦爻辭(經文)很可能是出自西周初葉朝廷的掌下筮之官吏6.。但是這並不意味着這些文字沒有意義，毫無價值。否則這本書也不可能在中國傳統的人文及科學學術思想上發揮那麼大的影響力。在科學方面，中國古代的數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戰術、音樂音律……等，無一不用易經所表達的一套理則規律來說明。在人文方面，各家各派的社會、經濟、政治、甚至於教育等學說的根本哲學思想，都多少應用了易經所表現的本體宇宙觀：平衡、對應、和諧以及生生不息的循環關係。戰國末年到漢朝初年間的一些學者，為解釋易經卦爻辭(經文)所寫的十翼(傳文)7.。對於後來中國近兩千年的人文哲學思考的方式及方向，都有了決定性的影響。


為什麼易經有那麼神奇的大功用，竟能夠包容下那麼多看起來南轅北轍、似乎風馬牛不相及的學術思想理論呢？易經的寫作過程或許能給我們提供答案。易繫辭傳有云：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下二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馬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上八章)

「賾」是雜亂的意思，比處說明宇宙萬事萬物之繁多紊雜。「會通」、「典禮」，是說「天下之動」的變化是有不變的理則律可以理解，可以貫通了悟的。綜觀上述兩段引文的大意：易經卦、爻、辭的作者(不必肯定是包犧氏、西伯昌及周公三個個人8.。也可視為很長一段時期發展形成最後定本，其間貢獻心力的所有智者的總稱)，首先觀察分析了宇宙間各種事物變化的現象，然後歸納綜合，抽象出其間共通的變化理則，用陰陽兩個符號的組合排列方法表現出來，這就是各卦爻符號的畫象。可是單單這些畫象符號尚不足以完全清楚說明這變化中的原理，所以加上「辭」來說明。


假如易之為書，真是如此歸納綜合宇宙萬象之變化律則，而用最抽象的符號和言辭表達出來的話，理當可以用它來解釋天下的一切。從事實上，中國歷史上一切的學術幾乎都與易經發生關係的角度來看，似乎也證明了這個說法的可靠性，而且歸納出來的這個系統還算大體上符合事實。


宋明理學家整套哲學思想的出發點，就是易經思想中的本體論和宇宙論，籍此他們說出「人上合天德」的可能性，修養工夫有了理論的基礎。易經對他們為學做人的重要性，還不只如此在理論上的基礎；在修養工夫上也很被借重。


前節我們已指出，修養工夫兩步驟的「涵養」及「省察」中，都必須包含「格物致知」的「窮理工夫」。而易經在這「窮理工夫」上佔了很重要的位置。程頤在他所著的「易程傳」的序言中有言：


「易……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


而易經表達這些道理的方式，就是使用卦爻之象與解釋卦爻所用之辭。所以程頤接着在序言中還勸人：


「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他的意思是：修養工夫中的「窮理工夫」所需要先明瞭的「宇宙萬物的變化理則」，在易經中都表達出來了，所以一個從事修養工夫的君子，不論在平時(居)的「涵養」，或有事之時(動)的「省察」，都可由易經所說的道理中獲得啟示，找到天道天理流行的根本原理。總之，研究體悟「易理」是「窮理工夫」相當要緊的一環。


基督徒的分辨神類，尤其是程度已達依納爵神操所述乙組規則的人，不能只考慮那稱為「神類」的內心推動力是否表面看起來「有益」，而該更進一步詳查這一推動力是否使其推動的思考或行動的結果比開始時更好。除非這「神類」的推動方向合乎「宇宙萬事萬物的變化理則」，否則它的本質是傾向「有害」的，不可順之推動而思考行動。由這個角度看，基督徒若能有機會讀易，研究易理，洞悉「宇宙萬事萬物的變化理則」，對其分辨神類工夫的實行當有莫大助益。

註：


1.
引文以中國主教團秘書處所編譯：「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文獻」的譯文為準。頁三八四、三八八、三七二。


2.
在依納爵神操中所說的「神慰」與「神枯」，與愉悅和痛苦(無論心理上或生理上)毫無必然關係。這些有益或有害的內心推動力，並非能用感官或精神上的愉悅或苦悶來表明，而是以其推動人心靈趨向天主、或遠離天主而定。

3.
請參閱神操書、總號三一三~三二七，分辨神類規則甲組，尤其是第五、六兩條規則(三一七~三一九)。


4.
請參閱神操書、總號三二八~三三六，分辨神類規則乙組，尤其是第五、六、七等三條規則(三三三~三三五)。


5.
此處所說即使涵養工夫做得再好，省察仍然必要的理由，程朱等人並未明白說出，但是他們一再強調省察在修養工夫中是不可或缺的。統觀他們對人之所以會行惡的理由只是「心不覺於天理，而抉擇了人慾」，可是為何一個人一直以「敬」的心情涵養自己，仍然不能保證他的言行一定上合天理，而仍需不斷省察，再配合不斷地涵養才行的終極理由，却沒有較圓滿的解釋。筆者為了本文思路上的連貫，才加上這一說明，其靈感來自依納爵神操。


6.
請參見：古史辨，第三冊，顧頡剛著：「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


7.
現在我們讀到的「易經」，攙雜了兩大部分：原始作品卦爻辭(經文)及後人對卦爻辭的發揮解釋，即十翼(傳文)。十翼包括  傳(上、下)，象傳(上、下)，繫辭傳(上、下)，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十翼把卦爻辭及整個易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整個系統組織中所有的人文思想觀念較清楚地指點出來。由其文章結構及思想表達上看，十翼作者必定是一羣儒家學者，所以傳統上學者認為是孔子所作，也不是毫無意義的一種說法。


8.
西伯昌是周文王生時的封號。史記周本紀及漢書藝文志都說西伯昌被商紂王囚禁在羑里時曾「演易」，將八卦重為六十四卦，並演成三百八十四爻，同時作了卦及爻辭。參閱：高懷民著、先秦易學史(東吳大學出版、商務總經銷、民六四年初版)頁八八~九一。而另一傳統說：伏犧畫卦，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見戴君仁著、談易(開明、民五九年二版)頁一。

本檔案未經整理
